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动就是与黄先生的其他学生以及北京师范大学低

能核物理研究所理论物理研究室的教师一起陪黄

先生春游和秋游，早期时彭桓武先生也参加活

动。游览过程中，两位先生兴致极高，经常或一

起背诗、或二人联诗。在我看来，这是他们自幼

接受中国传统文化熏陶的自然流露。他们都严守

中国知识分子固有的美德，都有仁爱的胸怀。他

们都自幼就开始感受到国弱被人欺，所以忧国忧

民、以身许国。他们都认为只有振兴科学才能兴

国，因而都为中国的国防科技事业做出了杰出的

重大贡献。在春游和秋游中，两位先生不时提

到他们的前辈和友人，回忆起来充满温情，而

对其他一些事情的评述则出人意料，虽然是点

到为止，但是又入木三分、发人深省。他们的

这些谈话总能使我们这些入世不深的青年人大

长见识。

特别令人难忘的是，在春游和秋游中两位先

生与我们探讨问题，阐述他们的见解，言谈的范

围宽广，而我在两位先生面前则言谈随意，没有

任何拘束感。在这样轻松愉快的气氛下也激发了

我时常会大胆发问，而此时的两位先生则和颜悦

色、春风化雨，充满机智和启发式的点拨给我不

少的人生感悟。在一次谈话中，彭先生告诉我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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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们这些后辈学生对黄先生敬佩不已。我留校工

作后，与其他(她)教师一起陪黄先生春游和秋游

这一愉快的活动一直延续，甚至在他逝世前一年

的春天里(2013年5月初)，我和他的大女儿黄萌女

士仍然陪他到香山植物园春游。

黄先生属于物理直观和运算技巧兼优的理论

物理学大家[3]。他知识丰富，对物理问题理解透

彻，兼之善于估计数量级，所以能在涉及重大国

防科学技术工程方面做出了许多奠基性质和开拓

性质的工作[1—11]。黄先生不止一次地告诫我：“原

则上数学是可以自学成才的，而物理学、即使是

理论物理学也不可能自学成才”。 这一方面是他

对自己实践了一生的理论物理学研究要以解决实

际问题为目标的自然流露，同时也是他对自己师

从像彭桓武先生这样的大家学会在理论物理领域

1986 年 10 月黄祖洽先生(左)与彭桓武先生(右)和博士生冯

世平(中)在北京西山农场(秋游)

1994 年 5 月黄祖洽先生 (中)与冯世平 (右)和丁鄂江 (左)在

香山植物园(春游)

2004 年 10 月 9 日，黄祖洽先生 (右二)与李政道先生 (左

一)、朱光亚先生(左二)和杨振宁先生(右一)在北京师范大

学举行的物理学前沿学术研讨会暨黄祖洽先生八十华诞

庆贺大会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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纵横捭阖、所向披靡取得重要成就的深切体会，

而在另一方面也是提醒我们后辈学生理论一定要

联系实际，要认真向有经验的老师学习。这些忠

告给我带来了很深的影响。

黄先生为人正直、低调，在日常生活中是一

个十分和霭可亲的人[2，11—14，16]。2004年 10月初在

北京师范大学举行了物理学前沿学术研讨会暨黄

祖洽先生八十华诞庆贺大会，这次会议引来了彭

桓武先生、何泽慧先生等前辈和李政道先生、杨

振宁先生等同辈好友以及晚辈和学生数百人前来

庆贺和祝寿。北京师范大学得知物理学界几代领

袖都将齐聚北京师范大学，因此学校相关部门委

托我向黄先生询问：(1)开会时如何安排来宾座位

的次序？(2)学校桌餐宴请如何安排来宾座位的次

序？我随即向黄先生作了汇报。黄先生在听取了

我的汇报后要我转告学校的相关部门：“(1)开会

时不需要特意安排来宾座位的次序，来宾自由入

座；(2)学校宴请来宾的最好形式是自助餐，这样

来宾可以自由、轻松地交流”。他还特别要我转告

学校的相关部门：“特意安排来宾座位次序这件

事，我做不了，谁也做不了”。这件事情上充分体

现了黄先生一生都平易近人、待人真诚平等。黄

先生爱惜人才，奖掖后进。即便在上世纪 80年代

至 90年代中一段时期，基础研究的大环境不是很

好的情况下，他为了留住人才仍然尽最大努力创

造出一个相对好的学术环境。曾有人批评他，说

他对人过于严厉。然而在我看来，他的严厉，全

在于他对研究工作的认真、严谨和一丝不苟。对

于学术研究，他一丁点错误都不能容忍，眼睛里

不能揉任何沙子，对粗制滥造更是深恶痛

绝[2—11，14，16]。我在他的指导下攻读博士学位期间

呈报给他的调研报告、撰写的学术论文等，他都

仔细审阅、修改，并指出不足之处。记得我撰写

的第一篇学术论文呈报给黄先生后，他的修改极

其详细，从修改错别字开始直到验算了所有的计

算公式，修改意见密密麻麻地写满了整个稿纸的

空白处。这是我第一次亲身体验了黄先生对研究

工作的认真和严谨，他的言传身教使我受益终身。

黄先生传授给我的不仅仅是他的学问，更重要的

是他治学严谨的态度和解决实际问题的精神。

1985 年 3 月 1 日正式开始在黄先生的指导下

攻读博士学位，那个时刻也是我人生的转折点。

自那开始直至黄先生 2014年逝世这近 30年的时间

里我都是在他的指导下工作。而在生活方面，他

则对我充满体贴和关爱。黄先生对国家的重大贡

献和他的学术造诣，为我们这些学生立起了一座

学术丰碑，我们虽难望其项背，但在他的鼓励下

决心不断攀登。而他为人正直和淡泊名利的处世

2013 年 2 月初黄祖洽先生 (右二)和夫人张蕴珍先生 (左二)

与冯世平(右一)等在北京

位于北京师范大学校园物理楼前的黄祖洽先生雕像，雕

像左边是黄先生生前为大学本科生授课的教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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